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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知名文學家李歐梵教授，本次受本校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與政治系的共同邀請，於5月18日至19日在社會科學院第一會議室進行兩場社會科學講座。
    李歐梵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人文學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在美國及華人世界享有盛名，多年來致力於中國近代史視角研究中國文學文化，此次行程包含兩場題為「中國文學研究與我」的演講(上、下) ，分享他多年來對於中國文化之研究，以及他自身步入中國文學研究的學思歷程，為本院之中國學研究提供更寬廣的視角。在兩場演講中，李教授從自己的成長背景以及留學美國的經驗及反省，闡述其學術成長的歷程。
李教授首先介紹自己的家庭背景與求學過程。李教授出生於1939年的中國河南山區，因當時處於戰亂而與父母到處遷徙。1948年到上海，雖只待了一個月，但受到極大震撼，後來的《上海摩登》一書便是當時震撼的陰影下寫成。因為父母都教音樂，李教授從小便接觸西方音樂，雖然父母不允許他將音樂作為志業，但這種影響使他不自覺地把對音樂的敏感發揮在文學創作中，如果在中國學領域有什麼建樹，就是這樣的獨創性吧。1949年，舉家逃到台灣，念竹師附小、竹中。當時的校長用美式的方式，特別著重體育、音樂及古文背誦，這些中學教育奠定一生的知識基礎。
進入中國學領域其實是意外。進入芝加哥大學念國際關係，選了介紹他工作的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錢存訓先生的課——文獻學、版本學，打下研究文學基礎。後轉戰哈佛區域研究，念了許多中國史；當時，有感於在台大外文系只學好英文，並未涉獵西方文化，因而旁聽學習許多英國文化之基礎課程，並逐漸把中國學置於比較的脈絡之中。得到歷史學博士之後，開授第一門課“Images of China”，便是中國與西方比較文化之連結。他說：「念文學開始，身上便背著十字架——以古今為縱軸、中外為橫軸，中國現代文學從晚明即已開始，貫穿十字架，分成近代、現代、當代並無意義，否則如何看待晚清、五四一代過渡的學者？ 
後來轉戰文學有兩個「轉向」，這一連串的偶然累積對中國學的知識。一是在普林斯頓拿不到永久教職後，到印第安那教授文學，開設課程應系上所需，因此完全自己惡補；另一個挑戰較大的轉向是，美國八〇年代文學理論之轉向，波及中國現代文學，有些學者批評從歷史轉向文學的學者沒有深厚的理論基礎，於是李教授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苦讀、不恥下問。

李教授並回憶起哈佛歲月裡，念了許多中國史，特別是費正清教授對他學問及人格之影響，肯定費正清奠定美國中國學研究基礎的貢獻。李教授曾在課堂上公開挑戰費正清對中國近代史的看法，反對以制度、經濟的因素看歷史，認為這種歷史解析過於枯燥，缺乏「人」的情感因素，他亦坦承，欣賞西方馬克斯主義研究歷史所隱含的「人味」，反而得到費正清之另眼相看。似乎就是這麼「迷迷糊糊」走上文學的道路。後來甚至得以參與費正清編寫的《劍橋中國史》。對於魯迅的研究也是一路「迷迷糊糊」。當時流行「歷史心理學」(psychohistory)，為了追隨名師Eriksen，逼自己研究魯迅，也正是這種巧合解決了他當時強烈的身為華人的認同危機，在研究過程中得到反省華人的文化認同，這種體悟使自己開始研究魯迅。當時用黑暗面去談魯迅的方法與中國魯迅研究格格不入，亦引起中國學界的一陣騷動。至於另一本著作《上海摩登》就現在看來亦非大作，但在當時是少數開始注意都市文學的著作，因此亦引起震撼。就是基於逆反的心態，當學術潮流在研究鄉村、革命、制度時，李教授選擇研究城市、頹廢與人物，因而造就他「異學者」的特質。一開始栽進魯迅，其實也是為了反魯迅。一開始研究「現代性」時，就是研究「反摩登、黑暗」的一面，從中發現美學。
李教授提及日本的魯迅研究。1981年，他在美國召開魯迅誕辰一百週年紀念研討會，邀請日本著名學者丸山昇發表關於日本魯迅研究理論係譜與日本文化政治關係，提及竹內好對於魯迅的體悟以及他（竹內）在二次大戰與軍政府的關係的看法。可惜當時中國學者懂日文者寡，近年才開始熱門研究竹內好。日本漢學界有深厚的傳統、對於史料的挖掘很紮實，很值得效法。
對於中國學研究，李教授認為自己是一位「國際主義者」，越是距離中心（美國、中國）遠，他越要去研究，甚至把心目中的漢學中心定位在布拉格。對中國大陸的中國學有所批評。他認為，不要區分近代、現代、當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至少必須從晚明開始，不應該從任一時代腰斬，許多港台文學專家，基本上是政治掛帥，李教授對他們也多所批評。李教授認為，在文學領域當中，應該打破所有疆界，不分國界。他並且鼓勵，想要開始研究近代文學，不需要侷限於任一個時間點，應該學習傅柯那種跳躍式的學習。
李教授以「異文化學者」稱呼自己。對於學術疆界的打破，李教授認為自己永遠是急先鋒。從來不循規蹈矩，心裡永遠保持叛逆，因此也鼓勵年輕學子挑戰老師。如果學生研究對象與他所長不同，才是他教書最大的驕傲。最後，他鼓勵年輕學子，在學問上做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恥下問、教學相長；面對學術體制的桎梏，除了潛心研修專業學門，更應該有一項興趣學門，亦即，找尋自己的「衣櫃」（興趣），並且隨心所欲進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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